
沧桑过后

，才有感动

—
—

对话作家刘醒龙

利落的寸头，匀称的身材，时
尚的黑框眼镜，简单合体的休闲
服⋯⋯近日，著名作家刘醒龙做客
河北文学馆读书荟活动，带来一场
题为《文学的正途》的讲座，分享多
年来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收获的
心得与经验。记者眼前的刘醒龙
精神干练、思维活跃，很难想象他
已过耳顺之年。从1984年发表第
一部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至
今，35年来，他锲而不舍地躬耕于
文学田园，结出一个又一个硕果：
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
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
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蟠虺》
《上上长江》《黄冈秘卷》等作品相
继推出，备受文坛关注⋯⋯
“写作是过日子，获奖是过
年。过年是大家找个机会热闹一
下，但重要的仍然是过日子。”刘醒
龙如是说。在石期间，记者对刘醒
龙进行了专访，且看他如何用辛劳
和汗水把这“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写作要自始至终尊崇内
心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创作的
‘初心’”

记者：您自2011年获得茅盾文
学奖后，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强
劲的创作势头，推出了多部高质量
的作品。长篇小说《黄冈秘卷》是
您的最新力作，并入选日前揭晓的
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可见读
者和业界对它的认同。我们注意
到，在这部作品中，您用了“我们的
父亲”这种特别的称谓，通过一个
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幻，表现出刘
氏先人的勤谨耐劳、忍辱负重、正
直忠勇、执拗端方的品质，进而追
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根脉。这种
文化的根脉，是否就是您在书的后
记中提到的“贤良方正”？
刘醒龙：也可以这么说。其

实，当初在书写这部作品的过程
中，我并没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
性子，凭借着一种创作的感觉引领
着自己写下去。直到写完后静下
来，我才突然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
义。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圣天门
口》，我在写作过程中曾有写成史
志的想法，出版后却被广泛理解为
书写家族。而《黄冈秘卷》的情况
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
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是想好好写
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在
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
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
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伟大
的，只是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过
它，对它的品性常常视而不见。
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

见，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
起了。有一种品质，潜藏在祖祖
辈辈的先人血脉中，和他们一起
生长。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故乡
千千万万的乡亲，他们都是普通
人。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
上的血性，如今，我更看重从他们
身上延续到自己心里的血脉，常
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
小印记所震撼。这种被细小印记
所带来的感动，恰是与内心彻底
融合的沧桑。
记者：看来，您的父辈以及故

乡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着很大
影响。
刘醒龙：是的，父亲对我们而

言，不是纪念碑，而是有血有肉的、
鲜活的、有影响力的一个人。2012
年深秋，父亲在88岁上病逝，这个
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我心里还是
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
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
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
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
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
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
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
《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
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
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
的。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
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来看，和
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
写，越是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看上去
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
面对的岁月里，其心其意，其行其
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
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
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
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20世纪
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
实”，在又一个百年的背景下，为

“父亲”铸造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
的文学雕塑，这理应成为与“父亲”
最亲近的“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的这种创作状态真的

很令人羡慕。对于一部长篇小说，
在写作前不去预设而能够无拘无
束地随性创作，对很多作家来说可
能是难以想象的。您是如何达到
这种境界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传
授的写作技巧？
刘醒龙：写作要自始至终都尊

崇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创作的
“初心”。自己渴望写什么，笔端就
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什么，不能硬
写。我写《黄冈秘卷》这部作品时，
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境界，如果非要
找一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通常所
说的无欲无求。
有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能明

显感觉到，作家在写作时是有一种
欲望在推动着前进的。比如《基督
山伯爵》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复仇的
情绪。写作要投入，但我不提倡过
度投入。投入过度往往容易使自
己陷进去，造成作品中欲望太过张
扬。写作时，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
绪，情绪高涨时要让它平息一些，
情绪低落时就需要停下来等一
等。豪情万丈状态下写出来的漂
亮文字，回过头来看是不真实的、
靠不住的。
写小说一定要有故事，在小说

中设置“包袱”，对小说中的所有人
物负责到底，对笔下的人物进行系
统管理，哪怕这个人物在开篇只有
二三十字的描写，也要在后面有所
交代，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心。这
些都是写作的基本技巧。基本技
巧永远不会过时，是符合写作的基
本规律的，关键看作家如何利用、
体悟和表现。
记者：谈到写作技巧，您的几

部长篇小说，不管是六年三易其稿
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还
是《天行者》《蟠虺》《黄冈秘卷》等，
都立足于故乡，将宏大的时代风
潮、历史烽烟与民间底层人物的命
运紧紧融合，真实呈现了当代中国
社会的变迁和人性嬗变的历史进
程，一直在悲凉与柔情的文字中深
刻反思人性。在写作中，您如何处
理这种“小人物的大命运、小地方
的大历史、小故事的大道理”？
刘醒龙：我们身处小地方，每

天接触到的也都是小人物、小故
事，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都附载着
时代的变化。我生长于鄂东大别
山区，那个地方的历史和整个中国
的近代史其实是相通的，生长在那
里的人们有着与时代同样伟大的
命运，他们的生命与时代的步伐融
合在一起。有人认为《黄冈秘卷》
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全面呈现，是一
部宏大的黄冈志。其实，相比别的
作品，这部小说方志特征只是手
段。小说写到长辈们常常提起的
“贤良方正”品质，这四个字最能概
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显然不再是
一个小地方的地方志了。
文化有地域性，文化又是无地

界的。福克纳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的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
方。”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故乡比作
邮票而不是其他的事物，比如汤
匙、酒盅或者火柴盒呢？因为邮票
可以通达世界，尽管它很小，却能
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作家要进入生活深处，
发现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
真相”

记者：您曾说过，一个小人物，
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
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
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
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自己小说
的命定线索。在您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到您似乎更愿意以温情的
善意来谅解人性的弱点。这种“对
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是您一
直以来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吗？
刘醒龙：要相信别人、相信自

己都是向善的。要相信时代、相信
历史、相信生活、相信自然、相信世
间万物。只有相信，自己面对生活
时才会更有信心。有信心，做事的
动力才会强大，过程再曲折、再艰
难都能够做到底。做到底就有可
能成功，凡是半途而废的永远不会
成功。这是一种自我修炼。我愿
意寻找各种理由相信别人都是出
于善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想
到别人的好，肯定是件快乐的事
情。长此以往，会让自己在不知不
觉中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力量来

源就在于心灵的宽阔，有能力爱自
己，更有能力、有胸怀去爱他人，能
够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和进入那
些看似与他无关的广大人群。
记者：您目前担任着《芳草》杂

志主编，日常除了创作一定还会接
触到许多作者的来稿来电。结合
自身的创作经验以及编辑文学杂
志的经历，您认为当下小说创作存

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醒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

现在的小说变得越来越不食人间
烟火了。曾经文坛流行一种观点
叫“消灭细节”。这种说法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是缺乏对人世间的
普通人日常行为的丰富想象。有
些人认为，我自己也是生活中的一
份子、时代的一份子，我写自己就
是深入生活，就是写这个时代。这
么理解当然也无可厚非，关键还要
看这类作品是否与大众有情感的
共鸣点。不能仅仅看到生活的表
象，要看是否进入生活深处，发现
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写
作的初衷是个人的，起初是从作家
的眼界、胸怀出发的，但最后经过
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是超越个
人的，应该展现带有时代共性的眼
界和胸怀。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没有停

止行走的步伐，探访南海诸岛、深
入可可西里、万里长江行⋯⋯这样
的行走和行走中的创作，给您带来
了哪些不一样的感悟？
刘醒龙：2017年7月，我从长

江的入海口行走至长江源头，每天
遇到什么就写什么，走了40天，写
了30多章，当天记下所见所闻，第
二天就在报纸专栏发表。这种完
全不同的文学创作经历，给了我这
样一个体会：在屈原、李白、杜甫和
苏东坡的时代，将万里长江从头走
到尾，比21世纪的人类在宇宙边缘
行走还要难。但在今天，只要我们
有意愿，有激情，身体健康也有保
证，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做到。在不
断深入生活中，我们既能发现自己
作为生命个体的崇高，更能感受到
国家的伟大进步。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面

对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新时代，
依然坐在书斋、不出斗室、不问世
事，一心只为能写出一本可以当枕
头睡觉的书，这是万万不行的。文
学创作不能急，也不能不急。这种
“不能急”和“不能不急”是相对
的。身处伟大时代的中国作家不
仅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
更要有讲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中
国故事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感。前人的既有成就和当前正在
创新的理念都表明，只要我们愿意
为这个时代付出自己的才华，苦练
脚力、脑力、眼力、笔力，自觉地用
心用情用功去做，就没有不可逾越
的障碍，就能够处理好两者之间的
辩证关系，写出更多与新时代发展
同频共振的优秀作品。
记者：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您怎样看待阅读与写作的
关系，平时您喜欢阅读哪类著作？
刘醒龙：最近我偏好读地方志

和古文。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研
究是从地方志和家谱开始的，哪怕
是最普通的家谱，也能上溯十几代
人。抛开这种血脉传承，只是就事
论事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
文学艺术之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从
不缺席，就在于文艺作品是文化血
脉的重要传承方式。
作家最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厚养分。20世纪80
年代后的写作急切需要补上向古
人学习这一课。现在的文学太过
于注重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致敬。作家应
该是学贯中西的，不应该全盘西
化。目前在学校的教学中，也常常
割裂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没能
做到融会贯通。中国作家应该多
读些中国典籍，用血浓于水的传统
根脉来滋养并进行当代文学实
践。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将是事
半功倍的。文学创作是一场旷日
持久的马拉松，得靠自己一步步地
小跑到位，指望别人用马来拉，也
还是松松垮垮不成模样。

“关注时代是文学的根本”

记者：您在这次讲座中屡次
提到，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握
中国文学传统的正脉，只有通过
塑造出贤良方正的中国形象，才
能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更多激情
与活力。在文艺创作中，这种精
神或者说文化的正脉具体体现在
哪里？
刘醒龙：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作家不仅需要自觉沉淀的博大胸
怀，更需要饱含深意的沉着淡定与
执著坚守。2018年8月，我去鄂西
秭归县的乐平里，拜访当地的骚坛
诗社。骚坛诗社藏在大山深处屈
原的出生地乐平里，有 600 年历
史，像是历史特意珍藏的一条文学
正脉，生生不息。骚坛诗社成员全
部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一代接一代
写了上万首诗词，农闲时候聚在一
起，用古老的音韵在屈原庙前相互
唱和。这些并不认为自己是诗人
的农民，用写在房前屋后的诗词以
及田间地头的吟唱，表达了普通人
的努力和坚持，造就了潜藏在人民
中间的中国文学创作精神。他们

的平静与坚守告诉我们，五千年文
化正脉正是在不急不缓中默默延
续至今的。
又比如，热干面是令武汉人津

津乐道的小吃，许多武汉人都会说
自己是吃热干面长大的。实际上，
除了早晨，很少有武汉人会将热干
面当成正餐。如果一天到晚只吃
热干面，排斥大米饭、肉类、青菜等
正餐，当年的辛亥革命首义，就不
大可能发生在武昌。因为可以想
象，如果武汉三镇的人只吃热干
面，肯定会是营养不良，满城的人
都病恹恹的，哪里还有推翻封建王
朝的铁血性格。这正如那种脱离
了文化品格的作品，个性再突出，
风格再独特，也只能成为小品，很
难表现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
展。花絮类的东西，可以编成“顺
口溜”“急就章”，见效比较快，但很
难成为生活的“正餐”，人们如果只
“吃”这些东西，就会营养不良。现
代社会有太多层出不穷的“小吃”，
这些所谓美味常常让人忽略“正
餐”的重要性。无法想象，如果中
国古典文学只有小吃一样的《聊
斋》，只有美味的明清笔记小说，而
没有提供主要文学营养的《红楼
梦》《三国演义》，会是什么样子。
记者：是的，您在创作中也一

直延续着这种文化的正脉。上世
纪90年代中期，您的
中篇小说《分享艰难》
与河北文坛“三驾马
车”谈歌、何申、关仁
山所创作的《大厂》
《年前年后》《九月还
乡》等小说，一起受到
评论界关注，引发了
一场“现实主义冲击
波”。这些作品时代
感强烈，具有浓厚的
忧患意识，形成了一
股强大的现实主义创
作潮流，在当代文坛
产生了极为深远和广
泛的影响。如今我们
身处前所未有的时
代，现实生活为作家
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
和新鲜的创作资源。新主题、新人
物、新视角、新理念层出不穷，社会
生活如汪洋大海，哪怕是一朵浪花
都可以被作家酿成醇厚的文学老
酒。然而，多元化现实生活的芜杂
性、异质性、丰沛性、非逻辑性，也
给创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那么，身
为作家应该怎样面对并书写当下
的时代？
刘醒龙：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

阶段，文学都离不开时代性，关注
时代是文学的根本。这次来参观
河北文学馆时，我重温了反映抗战
时期晋察冀战斗生活的一系列经
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真切地体现
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我
至今还记得小说《平原枪声》中滹
沱河两岸的青纱帐以及令人振奋
的战斗场面描写。当年，燕赵大地
曾涌现出一批颇具分量的反映农
民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文学作
品，比如《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
城》《小英雄雨来》等，这些都是具
有鲜明时代性的经典作品，作家是
在用文学的眼光来书写那个时
代。同样，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
代，作家也必须用文学的眼光来观
察、来思考，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
文学的声音。
记者：的确，文学家有时不仅

仅是思想者，还是一位时刻警醒着
的观察者、记录者。文学的眼光要
看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看到平常事物背后的不寻常。作
家应该站在历史背后进行创作，有
独立、深入的思考。那么，这种观
察时代的文学眼光如何才能练
就呢？
刘醒龙：作家应具备自我学

习、自我成长的本领，要像大江大
河一样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水。
面对伟大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年轻
作家需要提升，成熟作家也需要接
受时代的挑战，不断充实自己。学
校只能训练写作技巧，一部作品所
不可缺少的文学元素是教不出来
的，要靠自己不断摸索、总结。文
学艺术是伟大而永恒的，文学艺术
元素是日新月异的，作家和艺术家
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也需要不断
成长。
其实，作家是一个清冷的职

业，很多时候很难遇到知音，所以
就需要有坚守精神，守住职业的底
线。坚守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文
字。在现实面前，作家不能只是旁
观者，也不可以是那种随大流的起
哄者。作家这一行业最不同寻常
的本领，就是能够在哪怕千千万万
个声音中区别出自己的声音，回过
头再来影响那千千万万人。写作
是一件很漫长的事，它和做任何事
一样，不是看你一下子能跳得多
高，而是看你能够走多远。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守住初心，沿着文学的
正途，一直走下去。

□崔立秋
1月5日，作家刘醒龙应邀做客河北

文学馆，有幸与他一同喝茶聊天，畅谈
文学与人生。
第一次听说刘醒龙的名字，是在

1996年，我还在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
书。这一年，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挑担
茶叶上北京》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
奖，同期获奖的还有铁凝的散文《女人
的白夜》、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雾月牛
栏》和何申的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等。
当时，中国文坛上正掀起一阵“现实主
义冲击波”，主力军是河北文坛的“三驾
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的名
字赫然在列，而且排在了“现实主义冲
击波”的最前面，俨然是一位领军人物。
真正阅读刘醒龙，是从长篇小说《天

行者》开始，大山深处界岭小学师生庄严
的升旗仪式深深打动了我。2011年8月，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的《天行
者》从众多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同时获
奖的还有莫言的《蛙》和刘震云的《一句
顶一万句》等。9月，我去北京采访莫言
和刘震云时，曾以媒体记者身份参加了
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茅盾文学奖颁奖典
礼。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醒龙，

他个子不高，短发，人长得很精
神。评论家陈晓明宣读了授奖
词，赞誉“《天行者》是献给中国
大地上默默付出的乡村英雄的
悲壮之歌”。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亲自为刘醒龙颁奖后，刘醒
龙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此时
此刻无望无际，生命之上诗意
漫天！”
2016年 5月，刘醒龙应评

论家郭宝亮之邀到河北师范
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文学：仁
者无敌》的讲座。那些日子
里，工作之余我正在焦头烂额
地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最终还
是挤时间去听了这场讲座。
刘醒龙以孟子的“仁者无敌”
为核心，结合自己的创作经

历，尤其是新作《蟠虺》，讲述了一个作
家对文化血脉的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
坚守。虽然他的小说多是现实题材，但
是刘醒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位有着仁
爱之心的传统文化守护者。
前几天，刘醒龙参加河北文学馆读

书荟期间，我和同事对他进行了面对面
的专访。在谈到他对阅读和写作、故乡
和文学、生活与时代等的理解时，刘醒
龙说，一个作家要守护好自己的故乡和
文化的血脉，要用文学的眼光审视生
活，书写所置身的这个伟大时代。后
来，我们去聆听了他的讲座《文学的正
途》，他从“春秋大义”讲到“贤良方正”，
最后呼吁作家要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塑
造时代新人。讲座开场之前，刘醒龙在
老朋友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陪同下参观
了河北文学馆，并即兴挥毫泼墨，写下
“中国文气，燕赵雄风”八个大字，向底
蕴深厚的河北文坛致敬。
1月9日，作家张楚的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条他写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文章《一
次相逢》，文中引用了奥兹关于写作的一
句话：“对于我而言，写作并不是激情，与
之相反，是一种强迫症。”刘醒龙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说道：“作家是一个清冷的
职业，很多时候很难遇到知音，所以就需
要有坚守精神，守住职业的底线。”

初识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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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作家简介

刘醒龙，1956年生于
湖北黄州，著名作家。现
任湖北省文联主席，《芳
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
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
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
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
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
了》《分享艰难》，长篇小说
《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
与仁慈》《痛失》《弥天》《圣
天门口》《天行者》《蟠虺》
《黄冈秘卷》，长篇散文《一
滴水有多深》《上上长江》
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等奖项。

□记者

肖煜

张晓华


